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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里，绿汁镇。解放牌大卡车总
算停了，敞篷车厢中密密麻麻的人，开
始踩着车轮下去。记不清车开了多久，6
岁的周明新，被妈妈刘庆元从车厢里抱
起，递给先下车的父亲周传达。冬月的
风，穿过绿汁江面吹来，有些许冰凉，但
能够踏上坚实的土地，周明新的胃总算
安稳下来，不再翻江倒海。他抬眼看向
四周，群山环绕，小小的年纪，实在不能
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搬家，更不知道，他
和弟弟们来到的地方，未来会成为生命
里的故乡。

大西南的滇中，绿汁江流域，保存
着一座矿区，这就是：易门铜矿，国内
曾经的八大铜矿之一。这里，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
项目，是新中国铜矿史的旗帜和缩影。

2020年 11月，易门铜矿进入国家
工业遗产名单。

《易门矿务局志》“大事记”记载：
1963年 12月，矿务局从广东省台山县
板坛锡矿，调入 500名职工到矿工作。
周明新的父亲，正是其中一员。

1963年的绿汁镇，已是易门铜矿的
行政办公地。建矿 10年，经过先期抵达
人员的努力，矿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基本完善。小镇所属的土地，在道光年
间的《铜政论》《棠阴待渡碑记》中均有
描述，地方主管官员的著书，录入了大
清矿产资源及采矿、炼铜的情形。这地
处云南省易门县深山中的矿区，还是当
年苏联援建的项目之一。到 1963年，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引发人力资源短缺，
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配。

周明新一家共 5口，到达绿汁镇分
配得平房一间，大约 20多平方米，配了
个小厨房。父母没有任何抱怨，那一代
人，心性很淳朴，当时流行有句话，人

人皆知，那就是：我是祖国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他们情感纯真，绝对服
从组织安排，所有言行都如朱熹的《朱
子语类》卷九所写，“只有两件事：理
会，践行”。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他们
真的契合了“理会、践行”两个词。这种
高度守责行为，也是那个年代，来绿汁
镇的所有家庭共同的遵循。

安顿好一切，日子就平静地开始。
在大西南深山之中，绿汁江畔，周家的
小厨房，升起了袅袅炊烟。

父亲去机修车间报到，仍做老本
行，铸造工；周明新上幼儿园，两个弟
弟还小，妈妈在家照顾。相比于广东台
山，绿汁镇离城市更远，生活条件更艰
苦。周明新老家在湖南湘潭，1951年，
父亲入职板坛锡矿，他为人本分，吃得
苦舍得力，从事高粉尘高温热辐射职
业，强体力劳动，属特种作业人员。工作
12年，一纸调令，携一家大小奔赴易门
铜矿。一路到西南，离老家就越来越远。
好在，一起过来的湘潭老乡，房子分在
同院，生活上能相互照应，孩子们有玩
伴。逢年过节，几家人总合在一块做饭，
算聚餐，你来我往的，在遥远的边地他
乡，说着乡音聊着家常，多少打发了些
寂寞和思乡，大家是同事更似亲人。

贫瘠岁月里，孩子懂事早。周明新
从小会带弟弟们玩，平时捡个柴火、择
个菜，尽力帮母亲分担家事。小学一年
级起，每天母亲把午饭做好，装饭盒，
他就负责给父亲送，风雨无阻。来到绿
汁镇，又添了个小弟弟，一家 6口。家
里孩子多，物资凭票供应，生活过得很
紧巴，平日少有荤腥。父亲工作体力消
耗大，担心他累垮，母亲偶尔会给他开
小灶，炒几片肉或煎个鸡蛋。周明新送
饭，一路闻着饭盒溢出的香气走，偶尔

忍不住，中途偷拈块肉或掐一点鸡蛋
进嘴，然后，久久回味着，又满心忐忑
不安。多少年过去，回忆起这一刻，他
仍然会无比心酸：饭菜太清寡，只能勉
强果腹，大人孩子肚里都没有油水。

母亲刘庆元很能吃苦，泼辣能干，
典型的湘妹子。为操持好一家大小的
生活，她养鸡鸭，开荒种菜种瓜果。日
子清贫，全家仍收拾得干净利落。正因
此，母亲被矿上的幼儿园选中，去当保
育员。一群孩子的吃喝拉撒睡，被她打
理得顺顺当当。在家和在单位，她都终
日处于忙碌的状态。但尽管这么忙，母
亲仍抱有老传统观念，认为男主外女
主内，从不让父亲插手家务。多年后，
一次有事外出，当天赶不回来，临出门
交待父亲做饭。结果，到了饭点，父亲
拎出母亲嘱咐做的肉，满脸犯难，着急
地跑到院子里，向几位邻居讨教做法，
周明新兄弟几人眼巴巴看向他，肚子
饿到“咕咕”叫。饭，最终还是吃上了，
但院子里，从此流传老周有肉不会下
锅的笑话，经年不衰。母亲想起这事，
还会自责说，不应该让父亲做饭，他是
家里的男人，家里的顶梁柱啊。母亲勤
恳踏实，在幼儿园干了 8年，被调往矿
上食堂做炊事员。改革开放后辞职自
己养猪，最多事时，猪养到 8头。一辈
子，除了生病歇息一时半刻，几乎就没
见过她好好闲过。

相比于易门铜矿的初期创业者，
周明新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随父母来
绿汁镇，这里就有了幼儿园、小学、中
学，他在家门口上学。随着年龄增长，
周明新从父母和同学口中才知，矿区
多数人都和他一样，有遥远的老家，大
多是从外省来到这里。父亲的朋友邱
叔老家在广州，除了同乡小伙伴，别的

同学，老家有上海、山东、河北、四川、
江苏等省份。老家最近的刀同学，是云
南保山的，离绿汁镇也近千里路。同学
们之间说话，带着各自的方言音。周明
新这些湖南孩子会拖个“啰”字尾声，
上海的爱说“好不啦”，四川的说“这
个”是“嘞个”。总之，大家的话语各有
特色，但都能交往无事，沟通无障碍。
不过，无论大人还是孩子，矿区的说话
语调和广播、电影里不太一样，外地人
听了，戏称这种语调是矿腔。周明新长
大后弄清楚了，矿区讲的不是标准普通
话，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各地语言的大
综合，是那个年代的特殊造就。1965年，
周明新小学二年级，常常有政治课，老
师给大家讲矿史提到，第一届的领导：
矿长陈桐源，河南人；副矿长张绍霖，河
北人；副总队长周锦荪，上海人。学校的
校长邓国泉，四川人；老师赵连山和黄
麟，分别是辽宁、重庆人……老师告诉
同学们：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
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周明
新似懂非懂，回家问父亲，什么是来自
五湖四海。父亲解释多次，他依然模糊。
小孩子忘性大，转身也就不纠结。

1974年初，周明新初中毕业，正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形势要求，下到
易门县二街镇，半大少年开始犁田、种
地，侍弄庄稼，苦，也锻炼人。过一年
半，招工进入凤山矿。有正式工作，意
味着有经济能力，是个可以接济父母、
资助弟弟们的男人了，他好高兴。

周明新被安排下井，分在掘进队，
跟师傅打眼、放炮。凤山矿的岩层走
向，南北至北 300 东，倾向北西，倾角
600-700，矿床分布受背斜刺穿构造控
制。基于岩层走向的特点，凤山矿开
采，使用有底部结构的深孔分段崩落

法，掘进队就是此开采法的实施人。明
朝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五金》有
述：凡出铜山夹土带石，穴凿数丈得
之。看来，自古就如此，铜矿的获得都
是地层深处。掘进队井下作业过程，尽
管打的是水眼，放炮后，烟尘还是非常
浓烈，通风巷道循环并不迅速。一个班
下来，等升井，取下口罩，脸上全是粉
尘。周明新受父亲影响，工作积极主
动，吃苦耐劳，而且好学，进掘进队不
久就能上手操作，受到队里同事们的
喜爱。井下三班倒，八小时工作制，一
个班轮换着休息，特别累。每班中途，
地面送餐也叫送保健下来，周明新有
时累得不想吃，就喝点水，坚持到下班
回家才吃饭。

《天工开物·五金》中还写着：凡铜
砂在矿内，形状不一。凤山矿确如所
言，凤山型矿体形态，以柱状、囊状、脉
状为主，其中矿柱、矿囊形成宽厚，出
矿石量大。在 20世纪 70年代中叶，凤
山矿是整个矿区的主要生产单位。随
着矿山的发展，分段崩落法固有的缺
点显现：采切千吨比高，周期长，劳动
力成本大等。20世纪 70年代末，矿山
引进了凿岩台车。这种钻爆法施工的
凿岩设备，让掘进队工作进度大大加
快，周明新心里，充满按捺不住的喜
悦。科技力量介入对生产的改变，让他
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业余时间，开始
看采矿方面专业书籍，并向技术人员
请教。周明新进取的态度，踏实努力的
言行，使他在工作中表现优异，赢得了
大家尊重，先后获得矿务局突击手、和
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空闲，周明新和同事，常参加矿里
的文体活动，接触多了发现，凤山矿老
同事是省外的居多。而年轻人，要么是

矿二代，要么是各类学校分来的学生，
多数仍然是省外人。这持续多年，且情
况相同的人员入矿区模式，让他想起
1963年那会儿，全国各地，一拨又一拨
人，如千万条江水，向大西南汇集。

周明新父亲退休后，老两口一直
生活在小平房里，孩子们陆续长大、工
作，纷纷离开了家。直到 1990年初，母
亲才搬进楼房。谁都没想到，紧挨平房
的那间小厨房，周家燃起的炊烟，升腾
了 30多年。父亲因病去世时，先葬于矿
区黄草塘，2019年迁至昆明与母亲合
葬。老一辈人把青春、热情以及自己，
永远留在了西南。

在井下掘进队 9年期间，周明新通
过努力，考上职工大学中专班。后调离，
历任综合服务公司副经理、经理，凤山
矿团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职务。一步一
个脚印，心无旁骛，为矿山奉献了一辈
子，于 2017年退休。偶尔，周明新去昆
明探望儿子一家，日常和老伴居住玉溪
市。每年，他和弟弟们，都与许多从遥远
的远方来，并落户矿区的家庭一样，要
回绿汁镇。兄弟四个，整整齐齐，去穿过
那些老巷子，去接近锁了门的小平房和
楼房，去封停的矿洞口徘徊，去老旧的
厂大门边拍照，去触摸陈列设备上斑驳
的锈痕，去找寻他们及父母留下的足
迹。在往昔建筑物特有的红砖色调里，
久久流连……

前两年，回湖南省亲，大伯见到
他，老泪纵横说，与你父母没分过家，
随时回来，都有你一间房。亲情，哪怕
不能日夜相伴，仍有阳光般温暖。但周
明新知道，他和弟弟们的根，扎进了大
西南。那里，有他们的父母、儿子女儿、
孙子孙女，以及未来。绿汁镇，必是他
们这一生，不可背离的故乡。

“滇水烟含碧树秋，芙蓉庄上夕阳
楼”，这是明代曾显描写荷城的诗句。古
代姚州城、现在的姚安县城被称为荷
城。“芙蓉四面带清流”“渠荷蘸水半池
绿”“玉毫高拥翠芙蓉”……都是曾经生
活在这里的诗人为荷城留下的诗句。

荷城自然是有荷的，古时有紫荷、
白荷，城里有“青莲寺”城外有“莲花
池”。在姚安，荷、莲、芙蓉是同一种植
物，荷花也称为莲花，荷的根称莲藕，
荷、莲在文人的笔下皆称芙蓉。今天的
荷城，城南湿地、灞陵桥公园、梅葛广
场边的小池里，都种有各种荷花、睡
莲。乡间种着成片的莲藕，开着粉的、
白的荷花。近些年来办荷花节，荷就更
多了，仅光禄就有了好多个荷花品种，
引得县内外的人们来竞相观赏。

姚安虽有“荷城”的美誉，却不独
有荷花。康熙《姚州志》记载姚安有兰、
荷、菊、素馨、牡丹、芍药、蔷薇、山茶、
栀子、凤仙等 30多种花。在这些花中，
种类最为繁多的当数兰花、菊花。仅兰
一种，便有雪兰、春兰、绿兰、莲瓣兰、
虎头兰、双飞燕等 10余种。菊也有着剪
金球、金玲珑、玉芙蓉、玉楼春、醉杨
妃、绿菊等近 20种。在文献的记载里，
荷城的西边还有“万花谷，在州西三
里，龟祥山右”，想必这地方在历史上
花的品类、数量定是很多的。在姚安历
代文人的诗中，也有“独到牡丹艳最
迟”“我来正逢菊花天”“夹浪桃花逐浪
红”“杏红更看一春花”“紫微映日月”

“秋风桂子香”……彝族梅葛古歌中的
“十二花调”温婉地唱着“三月豆花开，
四月秧花开，五月榴花开……”，在那
长长的古老歌声里，还有芦苇花、苦荞
花、朝阳花、剪刀花、梗子花等多种花
的开放。

素馨花是最具有故事性、传奇性、
浪漫性的一种花。据说“花中有素馨
者，以素兴爱之，故名”。这里的“素

兴”，就是大理国第十世国主，大理天
明帝段素兴。姚安是大理国的名府之
一，传说有一美女，名叫素馨，来自西
域天山，能歌善舞。素馨死后，变为一
株小白花。段素兴悲痛万分，遂把此花
取名为素馨花。段素兴死后，坟上也开
出一株小花，与素馨花一模一样，只不
过这花是黄色的。所以现在的素馨花
共有两种颜色，还经常黄白两色连枝
开放，美好的传说总给人美好的想象。

记忆中的花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
品种。或许是我那小小的视野里没有
见到其他花的盛开，也或许是那时的
人们忙于温饱，无心去侍弄那些花花
草草。我幼时能见的花，无非就是自
然界里随处生长着的、有着极强生命
力的那些小野花：报春花、牵牛花，偶
有父母从山里给我们采来的几枝山
茶花、马缨花的花骨朵，红艳艳，粉嘟
嘟，插在水里能开好几天。今天的荷
城，已俨然成了花城，樱花、玫瑰、月
季娇艳夺目，玉兰、辛夷、海棠开得任
性自由。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
说，花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荷，在众
多鲜艳花朵的映衬下，反而显得不那
么引人关注了。

荷城一年的花事当从山花开始，
山花中梅花应是最先。“林空只有红梅
好，不待春来便著花”，古时姚安城里
的聚远楼需“登临长啸正清秋，咏罢梅
花再上楼”。在徐霞客的游记里，龙华
寺“庭中药栏花砌甚幽。墙外古梅一
株，花甚盛”，弥兴的龙马哨“山壑幽
阻，溪环石隘，树木深密，一路梅花，幽
香时度”。在与徐霞客同时代的陶珽笔
下，荷城的梅花是“先春信报花千点，
破冻香含月一林”。

除了梅花，姚安坝子四周的山坡
上、山谷里，还有一片片鲜嫩的粉、清
淡的白，那是盛开的桃花、梨花、杏花。

“梨花乡村甚多，或拥山巅，或列山麓，

或环村庄，望之如涛如雪。‘乍疑洱海涛
初起，忽忆苍山雪未消’”，这是民国《姚
安县志》里记载。桃花开遍梨花开，春去
方知有鸟来，同样的花，于诗人、于农
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那是诗人笔下的景致。在村庄农
人的眼里，除却花开之后的果实，还“有
刺白花从生山谷或田塍上，多刺细叶，
花取作蔬，用水浸二、三宿，食之，味清
淡。金雀花作蔬甚美”。

“马缨花，马缨花，花儿开得真美
丽，采来一朵给你戴，姑娘戴着高兴了，
姑娘戴着漂亮了”，这梅葛古歌里唱的
马缨花是大树杜鹃。“马缨花山谷中最
多，开时万紫千红，如缨似络”。还在春
寒料峭的初春她们就端庄地把花开在
了枝头，一簇簇、一丛丛，红得浓烈、白
得素雅、粉得妖娆。山花含笑，风草和
烟起碧波，“又有小桂花生山中，花白
酷似木犀，二三月开，香闻数里……又
有白鹤花亦生山谷中，色白，甚香，形
似飞鹤，头、翅、足、尾皆具……金丝海
棠，则鲜艳满树；郁李，则细花盈枝；报
春，则锦缛田塍；牵牛，则珠缀篱落”。
桂、李、海棠、牵牛自不必说，只想想那
白鹤花，就足以让人思绪飘飞。“在很
久很久以前，花从哪里来？男人的左肩
膀，是出花的地；女人的右肩膀，是产
花的方。”梅葛古歌中有关花的章节都
唱得婉转柔美，在那些空旷的山坡和
涧边，花的开放，有她们的任性。野地
里的花树，凸显着朴素、自在的特质，
她们以不同的姿态彰显着四季的繁
华。你懂或者不懂，看或者不看，她们
都在那里。

无论是山涧，还是在坝子里，油菜
花传递着春来的信息。很多年前的姚
安以解决温饱为目标，油菜花没有进
入到人们赏花的视野之中。在从温饱
到富裕的过程中，油菜种得越来越多
了，油菜开花的时节，整个姚安便散发

着金色的光，亮丽、鲜明。呈总状花序的
金色油菜花，排成长长的一列，不管单
一的一朵是如何的淡雅，一束地聚拢在
一起，像是星星在绿波中的倒影。一束
一束的黄色花朵在风中摇曳，尽管开得
似乎漫不经心，连在一起铺展开来，便
成了惊艳夺目的金黄色花海，无论在哪
里出现，都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荷城花事最为繁盛的要数那高高
开在枝头的樱花，文兴路、蛉荷大道、光
禄的饮光石箐……那粉中透着白的花
朵一旦绽放，便赶趟似的喧闹着、伸展
着、摇曳着，把一个冬季的等待尽情释
放，在樱花刚进入姚安的那两年，粉嫩
的樱花开放时，常有爱花的人把她们摘
下，想带回去让她们开在自己的家里。
更爱花的人就抱怨，觉着摘花的人损了
大家的风景。“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
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近些年
来就没再听说有人摘花，也许是荷城的
人们已善于赏花了。

玫瑰是姚安种植较早的花卉之一，
在清代姚安文化名人高奣映的笔下，玫
瑰“即唐人所谓裴徊花也，叶细多刺，茎
短，花紫槖青，其蕊则黄，芬馥交艳。然
今江南甚讲栽接之法，于四月中，育其
条入土，拥之，却露其稍，俟生根而后剪
断，即分种矣。要其瓣套蜜作饼馅，入蜜
梅子中，谓之状元红，矜贵其清香也。又
入茶，袭衣，捣入扇坠，入香珠中，其用
甚广”。如今，盛放于光禄玫瑰谷的一朵
朵灼灼如火的玫瑰花，挨挨挤挤，层层
叠叠，热烈奔放，吸引着无数游人的目
光和镜头。用玫瑰花瓣做馅烤出的饼，
丰富了人们的味蕾，让人们感觉到了生
活的甜蜜。

荷城开得最肆意的花朵当数宝城
路两边的高杆月季，人们玩笑说这当是
荷城春天的花王。这春天的尾巴上，以
色彩鲜艳著称的月季用粗壮的枝干把
花冠高高举起，那些红的、紫的、粉的、

黄的花朵迷人地开着，在风中翩翩起
舞，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也像舞台上激
情的霓虹，把荷城春天的色彩推到了高
潮。造物主给每一朵月季花的赋予，都
是艺术品的级别。月季的盛开恰到好处
地避开了樱花、荷花的开放时间，不争
春、不夺夏，每一个叶子、每一朵花都显
着雍容华贵与大气。层层的花瓣排出了
不同的花形，呈现娇美，镂金铺翠，美得
像一首小夜曲，让小城喧嚣的白天也有
了夜晚的恬静。

花约荷城，繁盛的花事层层叠叠地
落进了人们的眼里心里。旧时的姚安土
瘠民贫，赏花是文人雅士的
事。如今的姚安，人们和
以前的文人雅士
一样品荷赏
花，让花养
眼，用花养
心，以花一样
美的内心世界来
滋养花一样美
的生活。

初夏的约定

杨铮庭

初夏有个美丽的约定
只因教场路的一路蓝花楹

那一抹雅致的淡紫
簇拥枝头
温柔了时光 定格了美好

那一抹雅致的淡紫
深映心中
紫色喇叭 奏出梦幻曲

那一抹雅致的淡紫
不负相约
蓝色的气质
如父亲的宽厚 母亲的慈柔

荷城花事
杨海虹

在
青
铜
器
博
物
馆
（
散
文
诗
）

徐
斌
会

在
青
铜
器
博
物
馆
，我
看
到
铜
铸
器

物
里
的
火
，使
远
去
故
事
，穿
过
历
史
的
风

云
，陶
冶
成
肃
立
。

一
如
当
年
，在
你
的
缄
默
中
，抚
摸
：

轩
辕
铿
锵
的
脚
步
，劈
斩
出
上
古
的
天
老

地
荒
，将
夏
商
周
的
传
奇
，编
钟
震
颤
，弹

奏
出
兕
觥
问
天
；
是
陵
铜
的
车
马
，荣
耀

着
始
皇
的
雄
图
霸
业
，也
碾
碎
了
统
治
政

权
的
残
暴
；
让
汉
唐
的
威
严
，划
破
星
河
，

在
华
夏
的
土
地
里
，斟
满
黄
河
、长
江
。威

仪
成
王
的
图
腾
，千
古
流
光
。

今
天
，我
看
到
鼎
罐
里
的
火
焰
还
在

燃
烧
，火
星
还
在
飞
溅
，火
种
还
在
延
续
。

眼
睛
，都
成
了
打
开
它
的
一
把
钥
匙
，

打
开
了
三
千
年
的
时
光
。

是
脚
下
的
泥
土
，盛
满
前
朝
的
雨
水

和
风
浪
。在
站
立
中
诉
说
，在
朝
拜
中
沉
重
。

凝
固
在
神
坛
之
上
，萃
取
了
人
间
的

花
朵
。让
天
真
、麻
木
、无
助
和
觉
醒
，凝
固

成
一
团
烈
火
，在
人
间
盘
旋
。成
为
我
们
的

祭
坛
。成
为
膜
拜
的
信
物
。

华
夏
文
明
因
你
的
存
在
而
灿
烂
。

鼎
的
记
载
，把
历
史
还
原
成
说
辞
，化

解
人
间
的
遭
遇
；
让
一
道
一
道
神
谕
，破

译
出
历
史
的
密
码
，停
顿
在
一
粒
尘
埃
的

飞
扬
里
。是
鼎
罐
里
的
年
华
，让
安
静
下
来

的
山
河
，看
清
它
的
本
来
面
目
。

与
这
些
眼
神
对
接
，我
们
被
教
化
、被

征
服
、被
流
放
、被
还
原
。多
看
几
眼
，就
多

出
了
几
分
熟
悉
和
敬
畏
。

如
一
首
诗
，从
内
心
出
发
，又
回
到
内

心
。覆
盖
那
些
难
以
触
摸
的
硝
烟
、战
车
、

马
队
、奔
走
的
脚
步
。

我
惊
讶
于
在
烈
火
中
才
能
读
这
些
坚
硬

的
语
词
，在
烈
火
中
淬
炼
，在
孤
独
里
成
形
。

让
沙
砾
、血
、火
焰
，在
与
黑
暗
和
寒

冷
对
峙
中
，孕
育
了
人
群
、五
谷
、河
流
、山

川
、宫
殿
、城
池
。让
真
实
而
虚
幻
，成
为
一

个
整
体
，无
论
是
一
群
牛
羊
，还
是
一
块
头

骨
，内
心
仍
然
洋
溢
着
鲜
活
的
气
息
。

把
仅
有
的
秘
密
，紧
握
在
自
己
的
手
中
，

或
一
字
道
破
天
机
，或
一
句
祈
福
天
下
康
宁
。

我
仿
佛
看
见
那
些
持
着
火
把
的
人
从

远
古
走
来
，抟
土
为
铜
，为
日
月
星
辰
勒
碑

刻
铭
。让
原
始
的
元
素
，犹
如
火
种
思
想
的

流
布
，穿
过
漫
漫
长
夜
。

无
论
停
留
在
哪
个
纪
元
，都
昭
示
弥

新
的
文
明
。

让
时
光
安
静
下
来
吧
，在
铜
的
声
音

里
，掩
埋
沾
满
五
千
年
泪
光
的
村
落
与
城

堡
，掩
埋
炉
火
中
卷
起
的
血
雨
腥
风
，掩
埋

目
光
里
渗
透
出
的
哭
泣
、弥
漫
着
的
烽
火
。

把
内
心
植
入
血
脉
，扬
起
风
暴
和
闪

电
，让
日
月
衍
生
的
刻
刀
，再
把
大
地
的
沟

壑
铸
造
、雕
琢
。

让
刀
痕
里
的
阳
光
，化
作
一
粒
粒
太

阳
的
种
子
，穿
过
一
个
个
黑
暗
，都
是
明
媚

如
初
。让

箭
簇
上
的
血
，都
停
在
绿
色
的
树

上
。在
青
绿
的
光
芒
里
，开
垦
出
丰
腴
的
田

野
。在
中
华
文
明
的
长
河
里
，灿
若
星
辰
。

一二三四五


